
212

理性與激情：文化及藝術評論組得獎作品第五章

criticism213

心田萌生的綠意

文化及藝術評論組 優異

現就讀澳門大學中文系二年級。自小不擅於說

話，無能傾訴的情緒，常成為不被理解的脾氣，

似是無理取鬧。直到接觸了書寫。從年幼時的日

記本，帶鎖的那種，剛開始時，寥寥幾筆就佔據

整頁，大大個寫著只有最簡單的一些字或詞，「開

心」、「不開心」、「哭」、「生氣」，後來詞彙量逐漸

增加，才有零星的一、兩句，不成章的句子積累多

了，試著拼湊出完整的一篇。自此，每次寫完，或

即時、或過後，習慣要讀它一遍，偶爾也會把以

往日記拿出來翻翻，是回味、也是反思，已不再

是單純的發洩，而是自我對話。內心，也隨著字

體的縮小而變得細膩。從日記到信件再到文章，

心聲就在字裡行間穿梭，眼見越來越多身邊的

人，因為讀懂了我的文章，從而讀懂了我。自己也

希望能讀懂他人的時候，寫作，已經成為我的一

種說話方式。而對於寫作的想法，也是說話的意

願，但求得到傾聽。

/�蔣美賢嚮往自然──解讀借東西的平凡人生

宮崎駿，再熟悉不過的人物，日本知名的動畫大師。與西方的華特

迪士尼、夢工場，形成各自的系列，同為當代動畫界的鰲頭。而宮崎駿更

是一枝獨秀成為東方動畫創作的砥柱。他的傳奇成就，被華特迪士尼喻

為「動畫界的黑澤明」，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是無庸置疑。

與眾多同輩一樣，初次接觸宮崎駿系列，是一部《天空之城》。再追

前逐後，從經典作《龍貓》、《魔女宅急便》、《幽靈公主》、《千與千尋》

等等直到兩年多前上映的《崖上的波兒》，幾乎整個系列看遍以後，也

就成為標準的「宮崎駿迷」。

批判現實的銳利，前瞻性的敏銳觸覺，啟迪眾智的遠大使命感都是

宮崎駿動畫特有的味道。但其實，即使撇開這些不論，動畫依然有其魅

力，那是作品自然的美感。看宮崎駿的動畫，本身就是一種美的享受。除

了故事題材的唯美，人物性格的真善之美，如此一類達到人文精神層面

的美觀，此外，有一種來得更直接，直接就能牽動情感，那是隨鏡頭伸

縮，或掃動，然後定格在一片綠野，茂林，天空、大海，賞心悅目的畫面，

附風聲鳥鳴，流水淙淙，最動聽的配樂。可謂極盡感官之美而讓人心生

愉悅。再來就是，這些似不經意的插圖，實在是扣緊情節發展適時而至，

營造氛圍來配合人物的心情處境。仿佛景色也納入到劇本內，成為角色

之一。而其中「戲份」最重者，莫過於森林了。幾乎就不曾缺場他的每部

作品。那濃濃的情意結，近乎是一個深刻的信仰：森林，是人類的起始和

依歸。而這樣的一種信念，並不是宮崎駿獨創的意念，而是早植根於日本

人內心深處，對於森林的崇拜。日本的學者梅原猛在《森林思想．日本文

化的原點》指出：

「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森林信仰是日本宗教思想中核心的信仰，是日本精神

思想結構的支柱。當今日本國土的87％仍為森林所覆蓋，其中的54％是天然

森林。也就是說，日本全部森林的1/3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的原始森林。�����

實際上一直到彌生時代，日本列島幾乎全被森林覆蓋著。不僅山上，就

是平地上也全部覆蓋著森林。日本到彌生時代以後才開始砍伐森林，而把那

裡改造為田地。

但是，有些地方的森林是不能砍伐的，那就是神社裡的森林。神聖的地

方不能沒有森林。」

可見，森林在日本文化中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民族的情意結。就

如中國人對於土地，總有著一份難以言表的依歸精神。而有人能將這情

懷抒於紙筆，如此細膩動人，他是中國的文學大師，路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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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出生於陝北，是地道的農民兒子。家境的赤貧，使他從小活在

飢餓的苦難之下，他明白糧食對於生命的重要，用以出產糧食，土地的

重要。陝北極度缺乏雨水，土地多為貧瘠，收成得來不易，無論土地還是

農民，都在惡劣的境況盡全力活著，一代又一代就這樣延續下來。路遙

後來成了有實力走向城市文明的出色作家，卻始終鍾情於家鄉的那片土

地，他一再踏上紅地毯，被鮮花榮譽簇擁，攀登一個接一個成就高峰後，

仍保持著一份謙卑。他始終以農民的兒子自居，並以此為傲。他以為，自

己不過陝北土地一個平凡而深情的代言者而已。且看他在《不喪失普通

勞動者的感覺》的剖白：

「當得到一種社會榮譽時，自己內心總是很慚愧的。在這樣的時候，我

眼前浮現的是祖國西部黃土高原那些樸素的山巒與河流，開墾和未被開墾的

土地，土地上彎腰躬背的父老兄弟⋯⋯正是那貧瘠而充滿營養的土地和憨厚

而又充滿智慧的人民養育了我。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更沒有我的作品。他

們是最偉大的人，給他們戴上任何榮譽的桂冠都不過份。但是，他們要求的

從來都不是這些，而是默默無聞地，永恆的勞動和創造。

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並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

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併去

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湧動起生命的血液，

否則就可能製造出一些蠟像，儘管很漂亮，也終歸是死的。」

如楊勇先生所言般，「對黃土、對農民，他灌注的濃烈的情感和深沉的

同情，構成他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這種濃烈的情感色調貫穿在他的幾乎全

部創作活動之中，是沸騰在他作品中的血液。」有這樣的一方水土，才得以

育成一個使人無比親切而又肅然起敬的人物，路遙。他身上的毅力與曠

達的人生觀，敢情不就是陝北土地對於生命的堅韌和真誠嗎？

就以上，來個初結。何以會想到把陝北鄉土文學作家路遙，與日本

動畫創作人宮崎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同文而論。首先，無庸置

疑，兩位都是大師，各自在所屬的創作領域上獲得卓越成就，出產都是

極具美感的高水準之作。而相比畫面、音樂可以直接刺激感官的元素，

只以白紙黑字就達到同等甚至更深刻效果的路遙似乎更勝一籌。如果說

宮崎駿的創作意念紥根於對日本森林思想的崇信，那陝北的土地無疑就

是給予路遙最大力量寫作的源泉。森林或土地，動畫或小說，他們似乎

都是受到一種感召，而獻盡己力來為其頌讚，並成為貫穿他們不同題材

作品的主線，亮麗的風景線。可見兩位對於環境人生的觀照體悟，其實

都感發於同一個主題，一個永恆的話題，能具有跨越時空的界限，觸動

處在不同地域文化者如此宏大的一份感染力。想必是與大家深切相關，

誰都不能夠割捨的命題。

進一步說，個人感受：讀路遙的小說，似乎比看宮崎駿的動畫，更能

受到美的觸動。以為，藝術是相通的。作品都是由兩個最關鍵的要素構

成，謂「表現甚麼」與「怎麼表現」。關於前者，兩人既是分享著同一主

題，那麼，差異只在於表現的方式了。捕捉美感，難道說畫面會比文字遜

色？然而，藝術上的審美，講求是一份感染力。作為現實寫照，有血有肉

的人，當然較那憑空想像而來，虛實摻半的精靈、仙子、魔怪更能使人動

容吧。真正遜色，在於或缺一份平凡味，使人難以有切身體會的共鳴。但

不能否認，動畫對眼球的吸引力，比文字大得多，以及受眾層面也更廣，

其中就有重要的兒童。故常有想：倘若路遙筆下的故事，能鋪開在宮崎

駿的鏡頭下，那就盡美了。事實上，宮崎駿似也有意識到這個瑕疵，在他

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果然就出現了如此一部作品，那是宮崎駿系列最新

的出品，《借東西的小人──亞莉緹》。

一戶人家的庭園裡，住著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女兒，亞莉緹。他們是小

人族，身高只有十厘米。人類是他們畏懼的龐然大物。

「不被人類發現，是我們的生存法則。一旦被看見了，就要搬家。而生活

的維持，須靠向人類『借東西』，不被看見的前提下，在人類家裡『借』走一些

必需品，祖父那代開始就這樣⋯⋯」

亞莉緹在向另一主角，翔──在那戶人家裡休養，準備動手術的人

類孩子──介紹自己時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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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保護的意願，做出來一系列舉動在把小人一家推向風口浪尖以

後，翔如願以償得見前來道別的亞莉緹。二人四目交接，翔對美麗的亞莉

緹發出由衷讚賞。卻又旋即嘆息：

「可惜，你們是即將滅絕的種族。就像以往很多物種一樣。你知道人類

有多少嗎？六十七億！而你們，會越來越少，很快就剩下你了吧⋯⋯是殘酷，

卻是你們的命運啊」

亞莉緹立即控訴回去：「甚麼命運！我們一直很努力活著，爸爸說無論

如何如何都要努力求存！」�

是的，借東西一族不會滅絕。故事裡不會，現實中更沒可能。

借東西一族，支系繁多，族系之龐大可謂無所不包。能動的地上走、

天上飛、水中游，不能動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囊括在內。大家「借」來了

日月星辰、空氣、陸地海洋，構築成共同的居留地，說白了，都是寄居者。

宿主，是懷抱以上一切的自然。約定俗成而來最高的「家規」，就是借東

西。想想看，所謂的生物鏈、生態系統不就是這回事嗎？所以借東西，乃

是自然的法則。當居者們都循行著相依相存、互惠互利，一切也就相安

無事，和諧也。何以現在生態失衡，末日的預警響徹世界，整個地球似是

陷入水深火熱？那是法則遭到破壞了。

至於世界末日一詞，向來有感並不妥當。須知，魚無水則非魚，而水

無魚仍舊是水。只有不守家規者才會被逐出家門，誰也？遺憾的，這是人

類。是以不必威嚇整個世界，不要高估可以與世界同歸於盡，卻要設法

自救。一個難住全人類的課題，生存下去的問題。甚至有科學家忽發奇

想要發現另一個居留地。在我看來那是不可行。如上所說，人屬借東西

族，賴以生存的方式是借東西。那是專屬於自然的法則，離開了族群，離

開了自然，人根本不可能生活下去。

是以路遙，如此靠近親愛土地，以土地為榜樣。須借助外在的不可

預知的力量來實踐生命，想來不就是土地的寫照。藉著自然最原始的三

物﹕陽光、水和空氣而生存下來。再孕育出來更多的生命去豐富自然；土

地確具備借東西的特質，或是說，能實踐出借東西之道。還有生於斯、長

於斯，被稱作土地之子的農民。那是早在祖父、祖父的祖父，在伏羲帶領

族群刀耕火種以來，一直就這樣「借」土地的產出生存下來。他們樸實、

敦厚、永遠懷抱生命的希望。那都是土地的品性。並已化在水土之上，

受其滋育的軀體都該要被注入這種高尚精神。人不可能脫離土地，或直

接、或間接，在受著土地的哺育，是不爭的事實。震撼文壇的《平凡的世

界》與《人生》寫的，也就是這個事實。

至於《借東西的小人》，這一次，再沒有住在森林裡的精靈，受詛咒

困於城堡的公主，懂得施法術的魔女，乃至救世的英雄。只有一家三口，

就是再普通不過的那種家庭的樣子。在平凡的世界經營著自己的人生。

整個故事下來近幾沒有高潮，結局就定格在小人一家乘著他們的「船」(

茶壺)，駛向前方。並未交代他們往後的生活，何去何從？也沒提及翔的

手術會否成功，更沒有給捕捉他們的阿春任何的懲罰。完全脫離一貫大

家所嚮往，童話故事到最後公主王子幸福快樂生活在一起，惡毒的皇后

則不得善終的大團圓結局。明顯有意強調，這不是童話。讓故事歸真，是

宮崎駿創作的一大超越。或許他也意識到，人類文明的進程，科技的急

速發展，隨之而來一樣急切，各樣關係人類存亡的難題。使得二十一世

紀，已是個童話與現實界限模糊的時代。能明確辨別，只有存在與否的

事實。曾經是祖輩的夢境，神祕的太空，不已現身在一張張的衛星圖片，

成為看得見的真實。反之，他們所堅信人壽終以後必長眠於黃土的事實、

認定了的真理。然而，在接二連三因地震被壓著在瓦礫中，或為海嘯吞

噬，屍骨無存的無數亡魂，以及直接或間接目睹慘況的人群，還會相信

這是絕對事實的嗎？捨棄童話式的美好，並不是說在作者看來，這世界

已醜惡得連讓人想像而來嚮往的空間都沒有。而是希望把這份嚮往，上

升到一個實在的層次，能立足於現實。

不願意受眾著眼於羨慕或批判虛幻的故事，而實在地給出一個參

照、啟發，引導人在現實中該要追求的方向。至此看到了，一前一後，兩

位在合力開鑿經營文學、經營生命的重要平台，就是平凡。至於那份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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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感召二人的力量，是一顆嚮往平凡的心。只有紮根於現實的快樂，

才能使人產生真正的嚮往。

《人生》、《平凡的世界》還是《借東西的小人》，均沒有驚心動魄

的主題。有的只是作者誠摯娓娓道來，在世界不起眼的角落，不起眼的

一群，發生他們身上的生存故事，說著說著，戛然而止，留白的結局，給

人以作品未完成的感覺。三部皆是。而妙趣在於，這三個故事，若依序串

連起來，又似是不經意作成，完整的另一部新故事。一顆嚮往自然的平凡

心，能使人在世界中安然自處。這是故事的主題，讀懂它，也就讀懂了那

個人類存亡的重要課題。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歷來被稱作是黃土地上先後兩幅「巨大

的時代畫面」。《人生》的主角高加林，是個出生農村而有機會接受高等

教育的知識青年。畢業以後，在一所民辦學校當老師。後來為權勢所迫，

被學校辭退，抱著滿腔的怒火和懷才不遇的失意，不甘留在農村、一輩

子當貧農民的他，無時無刻在苦等再到城市闖盪的機會。終於，在叔叔

的幫助下，加林當上了縣的記者，再次激起他對人生的熱誠。刻苦勤勞、

認真負責，敢作敢為的工作態度，每次高質量的工作成果，使高加林得

到上司的青睞、廣大市民的好評。本來已可安身立命於此，但心高氣傲的

加林，並不滿足現狀，躊躇滿志的打算再下一城，更進一步的遠離農村，

要到省城去。為此，他不惜放棄一段得來不易的戀情，離開他所愛、也深

愛著他的戀人，劉巧珍。轉而追求能在事業上扶他一把的黃亞萍。他一

步步攀登，一張他以生命、愛情結成的理想之網。然而，卻不敵現實的搖

晃，他又再一次被搖落。他被逐回了農村，回到孕育他的黃土地。再遇上

了村裡的一位老人。

「他望著親愛的德順爺爺那張老皺臉，一雙失去光彩的眼睛裡重新飄

蕩起了兩點火星。德順爺爺用綴補釘的袖口揩了一下臉上的汗水，說：『聽說

你今上午要回來，我就專門在這裡等你，想給你說幾句話。你的心可千萬不

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這山鄉圪了。』他用枯瘦的手指頭把四周圍的大

地山川指了一圈，說：『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

這土地，世界上就甚麼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只要咱們愛勞動，一切都還

會好起來的。

⋯⋯噢，我倒忘了給你說了！我剛才去明樓家，正碰見巧珍央求明樓，讓

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讓你再教書哩！巧珍說得鼻子一把淚一把！明樓當下也

應承了。不知為甚麼，他兒媳婦巧英也幫巧珍說話哩。你不要擔心，書教成教

不成沒甚麼，好好重新開始活你的人吧⋯⋯啊，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

金子一樣⋯⋯金子一樣啊⋯⋯』德順老漢淚水奪眶而出，頓時哽咽得說不下

去了。高加林一下子撲倒在德順爺爺的腳下，兩隻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

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我的親人哪⋯⋯』

書就寫到這裡了，但屬於高加林的人生並未結束。他口中的親人是

甚麼？是巧珍？還是他家鄉的黃土地？他後悔的是錯過了巧珍，還是有

虧自己曾想方設法離開土地的心機？這決定著他往後截然不同的人生，

可謂是兩個高加林，作者讓「他們」一同進入了《平凡的世界》，「他們」，

是孫少平。

孫少平也是農家兒子。家貧使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便受盡磨練。吃

的，穿的都是最劣等，受餓受凍是常有的事。生活的坎坷沒有把他嚇倒，

憑著刻苦堅忍的意志完成了學業，高中畢業的少平，被分配到村裡當老

師。當學校因資金不足停辦以後，他毅然離開家園，到外面開拓新生活。

從「街頭攬工漢」到煤礦工人，生活受盡了煎熬。他的慰藉，是遇上深愛

自己的女孩子，縣委領導的女兒，田曉霞。這一次，他們超脫功利與世俗

眼光，成就出一段非凡的愛情。卻始終敵不過，現實這把大剪刀，一下子

就使他們從此分離。是位記者的田曉霞，在一次工作中為救人而犧牲了。

自己的美好姻緣突然被徹底毀滅，待悲痛過後，孫少平又重新正視苦

難，勇敢的面對人生。

他現在認識到，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應該按照普通人的條件正正常

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份之想。當然，普通並不等於庸俗。他也許一輩子

就是個普通人，但他要做一個不平庸的人。在許許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應

該表現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來。⋯⋯啊，最為嚴重的時刻也許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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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行走在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義複雜的目光在他

臉上掃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為甚麼，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緒漸漸亢奮起

來。⋯⋯在下午剩下的最後一點時光裡，他還到新華書店買了幾本書。其中他

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一些原材料對人類未來的影響》。

中午時分，他回到了久別的大牙灣煤礦。他在礦部前下了車，抬頭望瞭

望高聳的選煤樓、雄傳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裡忍不住湧滿了淚水。

溫暖的季風吹過了綠黃相間的山野；藍天上，是太陽永恆的微笑。

他依稀聽見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滿活力的歌在耳邊迴響。這是讚美青

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級平臺，沿著鐵路線急速地向東走去。他遠遠地看

見，頭上包著紅紗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裡響著銅鈴

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徹悟人生以後，他昂首闊步踏進了，宮崎駿鏡頭裡的平凡世界。他，

是亞莉緹。

「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

「爸爸，借東西真的很有趣喔！」《借物小人》

十四歲的亞莉緹，看著打扮過後的自己，在鏡前轉了一圈，便滿意的

笑著走出房間。今晚，是她期待已久，第一次隨父親去借東西。跟在爸爸

的身後，沿著地下水道一步步走來，下面聚滿了他們的勁敵，老鼠。從通

風口出來，是大廳。

亞莉緹大吃一驚，感嘆「怎麼那樣寬闊！」微不足道如一粒方糖，一

張紙巾，都是他們要借的生活必須品。索好保命的繩子，手腳並用的攀

爬、淩空跳躍。借東西，絕對是大力消耗體能的事，且莫道不驚險。在翔

的房間，一座他們以為是給洋娃娃的漂亮房子，裡面應有盡有，華麗的

傢具，而且剛好合乎他們身材使用。對他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國度。好

比高加林、孫少平曾經熱衷的省城的樣子。其實，那是翔的外祖父，特意

花下鉅款，精心為小人打造的房子。然而，不知情的小人，卻不曾覬覦，甚

至下意識那是絕對不能動用之物，否則就會為人類發現，帶來危險。後

來果然因為那座房子，把他們推入了險境。他們不要，更好說，他們知道

不是自己借來的東西，不能要。由此，他們少經受了一些高、孫的悲劇遭

遇。「幸運」的，每次有驚無險。

冒著心臟病發的可能，翔不顧一切的奔跑著，只為能趕及與亞莉緹

道別、更是道歉。若不是他一心要改造小人的家，把他們由地洞搬到壁

櫥，又把原來漂亮房子裡的傢具放入，大概小人不會被工人阿春發現，對

他們展開捕捉而迫不得已要舉家逃亡。但其實，翔是那戶人家的少爺，亦

是那座房子的繼承人，而對亞莉緹有好感、愛意。他大可以把小人留下在

房子裡，供給他們生活所需，讓他們不用再靠借東西來過日子。但他沒

有，沒有留住小人，也沒有向亞莉緹表白，這使觀眾大感困惑。大概，翔

有著和田曉霞類似想法：

真正的愛情不應該是利己的，而應該是利他的，是心甘情願地與愛人一

起奮鬥並不斷地自我更新的過程；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

同鬥爭！你有沒有決心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犧牲，這是衡量是不是真

正愛情的標準，否則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騙⋯⋯

亞莉緹也明白，翔一切舉動都是出於要保護她的善意。她收下他送

的方糖，接受了他的歉意。之後把自己束著頭髮的夾子脫下，送給了他，

一份生存下去的鬥志。散著頭髮的她，其實也是故事開頭，遇到翔以前

她的樣子，回到船上，乘船而去⋯⋯

高加林、孫少平還是亞莉緹，在作者筆下不過是平凡人物，不平凡，

是他們承受逆境的堅韌，身上那股頑強的意志，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也

要把生命延續下去，敢於向命運抗爭的激情，才造就出來他人以為不平

凡、撼動人心的故事。然而，同等的震撼、一樣的動人，是小樹苗挺過了

寒冬再吐出一片嫩葉來時，或一群螞蟻食力搬運著是自己身體幾倍大的

餅乾，甚至蜘蛛網上一隻竭力掙紮的蒼蠅。

世界是平凡的。而就在這個平凡的世界，到底有多少不平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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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悄然發生了，在我們眼前而不為我們所知曉，假如沒有一顆嚮往平

凡的心，如何能與平凡的萬物相觀照，和諧共處？常言道﹕人比其餘生物

多出一個腦袋，是萬物之靈。至於多出來的一份靈性，更好說，是人性，

有何意義？以為，是多了自由，在人生的追求上能夠有所選擇。但到底是

恩賜？是考驗？

「人性最終的自由，在於選擇以何種態度面對任何情況」——維克多．

法蘭克

亞莉緹若有所思的坐在船頭，陪伴著她是他們的旅伴，是不久前才

認識的一位小人。他靦腆的遞上一顆莓果子，她欣然接過，笑了。是的，

他於她才是合適，他倆結合才能延續小人的族群。翔永遠不可能成為她

的歸宿，像城市之於高加林，田曉霞之於孫少平。

從有了自己生命以來，我們每個分秒，作出的所有舉動，追求或放

棄或施予，都是為了確立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有的卻以為，能支配

世界的資源越多者，對於世界就越是重要，人生就越具有非凡的意義。

是以，總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有時甚至為此不惜傷害他人，傷害環境，就

是傷害了自己，也不知。也不理會，當中有多少是真心喜歡，有多少其實

根本不適合自己，要來了，反是個負累。至於，如何判斷，實在每人心裡，

都有把尺子。這是內心的平和、坦然。

「甚麼是人生？人生就是用不休止的奮鬥！只有選定了目標並在奮鬥中

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虛擲，這樣的生活才是充實的，精神也會永遠年輕！」

「生活包含著更廣闊的意義，而不在於我們實際得到了甚麼；關鍵是我

們的心靈是否充實，對於生活理想，應該像宗教徒對待宗教一樣充滿虔誠與

熱情！」

不為難、不苛求、不責難，悅納世界上全部人、事、物，無欲無求而來

的無怨無悔。誰能有如此宏大的胸懷？那是自然。是偉大，卻也平凡。平

凡得我們隨時都能親近。只要放棄再追逐，那以為能主宰自然，創建不

平凡世界的權杖。安於當個平凡世界的寄居者。對自然懷抱愛心，其必報

以誠懇與真摰。只有自然，擁有我們人生中最必要�「借」來的東西，一處

安居之所。一個無限大的空間，足以安置一切不滿與不安。還自己以平

靜平凡，和自然一樣的心境，實在的滿足感、真正的愉悅。因堅信自然會

庇護她的寄居者，從而獲得突破自我的勇氣，這，才是人生的意義。

「你被太陽所接受，你被月亮所接受，你被樹木所接受，你被海洋所接

受，你被大地所接受，這樣你還要甚麼呢？」

「你被這整個宇宙所接受。你要在它裡面歡欣鼓舞。」——奧修

沒有嚮往自然的人，不嚮往平凡﹔沒有嚮往平凡的人，不嚮往人生。

蔚藍的天空下，水流緩緩領著船前進，航行在平凡的世界。坐在船

頭，是那個歷險人生的旅者，即將要順著自然的軌跡乘風破浪⋯⋯

是的，只要不喪失遠大的使命感，或者說還保持著較為清醒的頭腦，就

決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長期停泊在某個溫暖的港灣，應該重新揚起風帆，駛向

生活的驚濤駭浪中，以領略其間的無限風光。�──《早晨從中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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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以前不明白，以寫作來過日子，為什麼會被稱為筆耕。成為中文系的學生以後，

勉強也算是過上了筆耕的生活。雖然科技時代，鍵盤取替了筆桿，但還是一樣，

不時像鋤地般一下下敲打著開墾思路，說耕還真的貼切。去年，有幸「過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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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

這篇文章頗有創意和新見。文章把內地著名作家路遙與日本動畫大師宮崎峻的

作品勾聯在一起進行論述，探討兩位作家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分享的共同的作

品主題，別具一格。文章著重分析宮崎駿的新作《借東西的小人──亞莉堤》，

並將其與路遙的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加以比較，強調兩位作家都

注重表現平凡人物不平凡的生命故事。文章對宮崎駿動畫作品精神內涵的開掘

是頗具啟發的，對路遙作品基本思想的把握也較到位。從這個意義上面，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宮崎駿研究和路遙研究。

陳子善教授：

雖說又是一篇歌功頌德式（celebratory）的論述，但至少作者做了足夠的資料搜

集和鑽研，所以予人一種對評論對象知之甚詳的印象。

惟寫評論的人不宜過於擁抱社會的主流價值，以免人云亦云，或拾人牙慧。

林沛理先生：

莊」。眼前的景象，是完全顛覆了對田園的一貫認知。沒有綠樹，更莫談青山。圍困

四面竟是塵土飛揚的建築工地。染上灰垢的草木了無生氣。正當我極為質疑這樣

的環境怎可能用來耕種的時候，一群人談笑著走向土地，彎下身整理農具，旁看似

是給土地鞠躬，便開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工作。不自覺也走到其中，觸手的軟濕，

那刻，才突然有所領會，「耕」的意思。那不是一個動作，也不只是一項工作，若說

是職業，那應該看成是終身的，生計，是路遙先生筆下「夥粒無收也不會把農具束

之高閣」的形象。然而，今年元旦，舊地重遊又是耳目一新，農田的範圍縮了個圈，

驟看竟覺有多餘的突兀？曾在上面勞作的人，都在新建別墅內悠閒的看電視，時有

刺耳的麻將聲。當地人都神采飛揚的訴說著眼前越發有城市味道的新氣象。若有

所失的一趟。回來後，偶然看到比賽的章程，嚮往自然的主題，便執起了筆，企力

「耕」心牽的方寸土地。


